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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想把孩子生下來，可以嗎？

我
們教育學生要認識自我的身體界線、悅納自己，期待學生了解自己的身體必

須由自己作主，並且為自己所做的決定負責。然而一個未滿 16歲的學生非

預期懷孕，這個社會以及國家法律是否真的允許其為自己作主？而身為母親，又

有沒有機會與權力，為自己未出生的孩子作主呢？我曾陪伴國九學生小哲走過懷

孕的歷程，在陪伴她的過程中，同時也反思自己如何看待青少年的合意性行為與

非預期懷孕。

個性活潑獨立的小哲，由母親負責照顧，某天放學後，她在女同學陪同下來

到輔導室，表示發生一件很嚴重的大事想跟老師商量。因為害怕，兩人緊握著手，

在諮商室裡妳看我、我看妳，重複著「妳自己說啦！」、「妳幫我說啦！」這樣的

對話，在安撫她們的擔心之後，小哲哭著說出自己與男友在雙方同意的情形下發

生性行為，目前已經懷孕。

小哲表示在來找老師前，已在同學陪同下，到婦產科診所確認過懷孕的事實。

醫生說因為小哲年紀太小，生出的小孩不健康，積極建議她進行人工流產，且手

術需由家長同意方能進行。小哲對此感到害怕與擔心，也一再向我央求，絕對不

可以告訴母親，若母親知道了一定會打死自己⋯⋯。了解小哲目前的情緒及身體

狀況，送她離開學校後時間已晚，想到她獨自承受這些可怕又未知的折磨，內心

激動澎湃不已。

聯繫家長、法定通報─我很忙，沒空到學校！

雖然進行法定通報並不需要獲得家長同意，然而，就實務上而言，通報前讓

我想把孩子生下來，可以嗎？
■郭明惠 高雄市立鳳山國中專任輔導教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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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、家長及相關人員了解通報的法源依據、可運用資源、接下來的程序以及可

能面對的各種狀況，事先的充分告知是必要的。

由於在知悉事件發生的 24小時內必須通報，從獲知學生懷孕那一刻開始，這

個時鐘即開始滴答倒數著。但是，當我以電話與小哲媽媽聯繫，告知有重要的事

需要請其到學校當面談時，媽媽告訴我，她很忙，沒空到學校，要我在電話中說

明就好。這個衝擊著小哲，也衝擊整個家庭的事件，我堅持要小哲媽媽到校再說，

最後約定了隔天晚上她下班後，也是法定通報的倒數最後 2小時到校面談。

面談的過程還算順利，小哲媽媽得知她懷孕，雖然有些驚訝但沒有太激動，

也並未大發雷霆，還主動表示既然懷孕了，小哲的情緒也需要被照顧，回家後不

會太過苛責她；而小哲堅持不願向我透露與其發生性行為的人的身分，小哲媽媽

態度也相似，表示其心裡有數，知道對方可能是誰，但是打算私下自行處理，不

願學校介入。雖是如此，在《刑法》有關未成年發生性行為的法律責任上，我與

小哲及媽媽談話時，還是清楚地說明，對方年紀落在哪一個年齡層、相對必須擔

負的法律責任為何，而若對方未滿 18歲，小哲與媽媽可以討論要不要主動採取法

律行動。

對於法定通報，小哲媽媽一開始對此相當抗拒，希望校方不要通報；但在詳

細說明接下來會由校方與社工一同協助小哲及家人，且帶入更多社會資源後，母

親表示接受。而因母女平日關係疏離加上母親工作忙碌，媽媽不知該從何與小哲

談懷孕事件，因此請託我與小哲討論，釐清小哲心中感受。

通報後─助人者帶著怎樣的觀點看待非預期懷孕？

通報後負責接案的是社會局委外的社福單位社工，陸續幾次與社工討論小哲

狀況的過程，以及小哲與社工晤談後向我反映她非常不喜歡與社工晤談的原因，

我發現，在會談過程中，社工不斷對小哲剖析未成年懷孕的各項缺點，以及未來

可能養不起小孩、夫妻可能離婚、最終會落得小孩和老公兩頭空。

即使能夠理解，隨著懷孕時間越來越長，小哲能夠做選擇的機會，以及必須

承擔的風險都會越來越大，緊迫的時間壓力下，社工希望能夠盡快協助小哲做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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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立場；但我還是認為，我們應該告知可能的選擇，以及每個選擇的利弊，讓

小哲自己做決定；絕非一面倒地提供決定生下來會遇到的所有可怕卻不必然會發

生的問題，因此我們請督導就社工所帶著的既定觀點與其做專業討論。

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、成立學生懷孕事件處理小組─怎麼做會

更友善？

與家長及社政系統合作的同時，依據《性別平等教育法》、〈學生懷孕受教權

維護及輔導協助注意事項〉、〈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〉及相關規定，

校內團隊也依法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，並成立懷孕事件處理小組，就學生出

勤管理、成績考核、家庭經濟及法律協助、諮商輔導、班級及同儕輔導等部分，

分工協助小哲適應接下來可能面對的狀況。

在與小哲討論目前的處境時，我將重點放在關注小哲此刻自身的需求，就往

後學業如何兼顧、小孩的照顧，以及與小孩父親之間關係三方面著手。過程中也

與小哲討論，社會怎麼看待非預期懷孕，看待成年／未成年人、男性／女性的方

式又有沒有不同？小哲自己又怎麼看待這些加諸於她身上的眼光？

在陪伴小哲的過程中，讓小哲有機會釐清相關法律責任、身體狀況、未來可

能遭遇之狀況及擁有的選項、資源，例如懷孕週數計算及胎兒成長的狀況、未成

年性交法律責任、訂／結婚最低年齡之法律規定、須面對之社會壓力、懷孕期間

所需資源、相對人態度、若論及婚嫁需做的協調工作、懷孕期間及生產後之安置、

子女送養媒合、出養認領或其他、育兒所需經濟及社會資源評估、當事人家長態

度、未來生涯規劃等等，也讓小哲知道相關保障其權益之法律規定。

與家長及個案工作─期盼家人成為穩定支持的力量

小哲媽媽的態度是尊重她的決定，但因小哲尚在透過一次次的晤談，漸漸釐

清自己想要的方向，還未做出決定，因此媽媽難免擔心；每次與小哲談話後，我

會以電話或信件讓小哲媽媽知道一些目前小哲的心境轉折，同時也與小哲媽媽交

換陪伴小哲的過程，希望讓小哲與媽媽知道，每一個人都必須為自己的人生決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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負責，即使身旁的父母、師長、好友有再多人生經驗或覺得周延的考量，終究不

是小哲本人；人生無常，我們的確也無法預知將來會如何。鼓勵小哲媽媽多陪伴

小哲，盡可能陪著小哲做出在這個當下，她所想要選擇的最好的決定，並且相信、

祝福小哲的決定。

幾次密集的晤談後，小哲決定將孩子生下來並且自行撫養；而在小哲身體狀

況還允許到校上課的前提下，我也鼓勵小哲不要中斷學業，因此討論出配套措施，

包括讓身邊信任的同儕知情，避免發生意外碰撞、由導師協助穩定班級學生、建

立可立即求助的網絡、提供可短暫休息的空間、協調任課老師給予幫忙、申請電

梯卡、彈性處理出缺勤、提供彈性個別化作業、讓小哲在家的時間可透過電話協

助課業解惑、安排單獨考場應試、安排定期晤談，也讓小哲無法到校時改採電話

晤談等。

歷程中的省思

小哲在懷孕後期選擇在家休養，由同班好友每週將學校的講義與補充資料帶

給她在家自習，並與同學一起參加畢業典禮，度過國中求學階段。而小哲在決定

生產以後，也開始計畫未來的生涯目標，並透過申請入學管道，錄取心中嚮往的

學校；順利生產後，由家人協助照料幼兒，白天繼續求學，朝自己設定的經濟獨

立目標邁進。

在協助小哲的過程中，時常遇到小哲或媽媽詢問，希望得到一個「老師，到

底怎樣做比較好？」的建議，而我一直相信小哲自己會有答案、也有能力做決定，

但是需要我們多點耐心與信任，盡可能讓小哲與媽媽在安定的心境下，有機會一

起討論彼此的擔心並互相支持。

而面對帶有特定立場，一開始想要積極干預小哲決定的助人者，我也在過程

中了解到，每個助人者，包括我自己，都在學習、反省、理解自己在助人工作的

背後，帶著怎樣的觀點，這些容不容許被打破、接受挑戰，並真正能夠做到以當

事人的福祉為中心；我也一再地反問自己，對我而言，生命是什麼？胎兒的未來，

我們有沒有權力做決定？又，大多數的輿論壓力，都認為青少年的非預期懷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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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取人工流產是最有利、最沒有後顧之憂、能夠安心繼續朝著未來的夢想前進的

方式；也會不斷聽到，未成年人在經濟上、心智成熟度上都還沒有準備好要教育、

養育小孩。然而，真的是如此嗎？我們之間真的有誰，是「都準備好了」才面對

懷孕議題並且決定生產的嗎？面對青少年非預期懷孕，我們的標準為何不一樣呢？

我認為，陪伴過程最大的困境不在於安撫及照顧懷孕學生的情緒狀態，而是

在於外界的眼光與壓力。不論是學校行政、家長，甚至社工，都帶著對青少年懷

孕的迷思，認為青少年不應該有性探索的行為，而懷孕的青少女，就是做錯事的

對象，必須為此承擔各種懲罰；傷心難過、被同儕排擠好像也是罪有應得。想要

解除這些壓力的唯一途徑，都指向採取人工流產手術，並未留有太多空間，容許

懷孕學生正視自己內心的感受與需要。

在恐懼於談性教育與親密關係的校園氛圍中，學生在性方面沒有權力表達自

己的喜歡與不喜歡；兩情相悅的性行為，一旦發生在未成年人身上，法律上便認

定這是性侵害行為，有所謂的加害人與被害人。然而，對於還在學習建立、經營

親密關係的青少年而言，兩個人都喜歡也願意的前提下，卻並沒有完全地擁有自

己的身體自主權，而是由親權與法律凌駕在青少年的意志之上。

所謂的擔憂社會眼光，在我自己的陪伴經驗裡，幾乎都來自於校方與家長的

擔心；對於當事人而言，很少因為畏懼外界眼光而認為自己不該繼續到學校上學、

應該要躲起來自己度過懷孕階段。但大人亟欲掩蓋的態度，反而讓懷孕學生漸漸

自我貶抑、充滿罪惡感，不再能夠長出力量來為自己的未來做決定、負責任。

法定責任通報固然用意良善，但當被通報後，馬上就必須面對法律責任的步

步進逼，降低學生主動向學校求助的意願。在小哲的案例中，令人心疼的是，當

發現自己可能懷孕時，小哲日日以淚洗面，只敢告訴最要好的朋友；在一樣是國

中生的同儕、朋友協助下，找到彼此口耳相傳的婦產科診所去就醫，獨自面對恐

懼與孤獨的處境。我常常在想，當制度不是將懲罰做為面對行為結果的條件時，

會不會有些不一樣？會不會，能讓每一個獨立的個體真正、全然地面對自己的喜

歡與不喜歡，面對自己的感受，並且為自己的行為做決定、負起責任，讓「我想

把孩子生下來，可以嗎？」成為一個同樣被放在天平上思索的、平等的選擇。


